
老舍（1899~1966年），中国现代小
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原名舒庆春，字
舍予，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老
舍生于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
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
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的意
思。老舍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
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
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剧本《茶
馆》《龙须沟》等。

1941年 8月 26日至 11月 10日，老
舍应西南联大邀请，到云南讲学、养病、
游历两个半月。老舍在写于20世纪40年
代的散文《滇行短记》和《八方风雨》中，
记录了云南的风景、友情以及对云南的
种种新奇而美好的印象。他在新中国成
立之后写的散文《“住”的梦》中，仍不忘
将昆明列为心目中理想的宜居地之一。

联大的“特邀嘉宾”

抗战爆发以来，老舍长期奔波劳碌
和营养不良，使得他本就不算强壮的身
体饱受病痛折磨——1920年代执教于
伦敦大学时，薪资微薄的老舍落下了胃
病，旧疾在战火的颠沛生涯中愈发肆虐。
1940年冬，他又患上了由贫血引发的头
晕症，甚至时常连写作都难以为继，以致
他后来干脆自嘲地将 1944年出版的短
篇小说集命名为《贫血集》。

1941年 6月，西南联大国文系主任
罗常培教授去重庆看望老舍，并带去了
西南联大邀请老舍赴联大演讲的邀请
函。1941年8月26日上午9点半，一架来
自重庆的飞机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
时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的
老舍在挚友罗常培的陪同下飞抵昆明，
开启了为期两个半月的云南之旅。

有关这次云南之行的缘起，与老舍
有总角之好的罗常培回忆：“在暑热郁蒸
的陪都气候底下恐怕他太闷得慌，很想

约他到昆明来透透风、换换气，哪怕是一
两月的短期呢，不是也可以把这难过的
夏天躲过去了吗？”当然更多的，还是源
自西南联大学人对老舍声望的景仰。西
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梅贻琦与
老舍虽是初识，却一见如故，对他苦撑

“文协”的精神和人格十分钦佩。面对新
朋故旧的真诚邀约，老舍欣然应允并明
确表示：“昆明的天气好，又有我许多老
友，我很愿意去。”

昆明静秀可喜
仿佛置身于晴朗的梦境

老舍挚爱故乡北平，在硝烟弥漫的
战争岁月，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常会
情不自禁地怀想起久违的家乡，不由得
要拿思念的北平做对比。老舍第一次来
到云南，昆明这座千里之遥的西南古城，
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喜欢那比什刹海更美丽的翠湖，
更喜欢昆明湖——那是真湖，不是小小
的一汪水，像北平万寿山下的人造的那
个。土是红的，松是绿的，天是蓝的，昆明
的城外到处像油画。

提着小包，顺着河堤慢慢的走，风景
既像江南，又非江南；有点像北方，又不
完全像北方；使人快活，仿佛置身于一种
晴朗的梦境……

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虽然楼房比
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
都似“京派”。

一生爱花、又精于园艺的老舍，对四
季花开的昆明，由衷赞美：

北平讲究种花，但夏天日光过烈，
冬天风雪极寒，不容易把花养好。昆明
终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还是到处
有花。北平多树，但日久不雨，则叶色如
灰，令人不快。昆明的树多且绿，而且树
上时有松鼠跳动！入眼浓绿，使人心静，
我时时立在楼上远望，老觉得昆明静秀
可喜……

初面之后，老舍又在圆通山、大观
楼、金殿、黑龙潭等地留下足迹。大观楼
内外的美景同样令他惊叹：

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湖秋
水，使人连诗也懒得作了。作诗要去思
索，可是美景把人心融化在山水风花里，
像感觉到一点什么，又好像茫然无所知，
恐怕坐湖边的时候就有这种欣悦吧？在
此际还要寻词觅字去作诗，也许稍微笨
了一点。

老舍此行当然绝不止于游山玩水。
美景之外，他时刻关心着西南边陲的文
艺事业：“我有一支笔。这支笔是我的本
钱，也是我的抗敌武器。”在昆明，他的头
晕症得到缓解，搁笔已久的话剧《大地龙
蛇》也终于得以完成。

靛花巷内的名士雅集

当时昆明翠湖附近的靛花巷 3号，
名士聚集。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由南京一路西行南下，暂时
落脚于此间，由陈寅恪、赵元任主持工
作，后来这里又成了西南联大教授宿舍。

靛花巷是一条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小
巷，附近是云南大学与中法大学，因此巷
子前面的翠湖总有不少青年男女读书，
散步，划船。“昆明很静，这里最静；月明
之夕，到此，谁仿佛都不愿出声。”（老舍
《滇行短记》）

在老舍到来之前，靛花巷已汇集了
包括哲学家汤用彤、冯友兰，史学家郑天
挺、统计学家家许宝騄、语言学家袁家骅
等多位各学科泰斗。老舍到来之后，常
到的访客又多了杨振声、闻一多、沈从
文、卞之琳、朱自清、罗膺中等诸多文学
艺术名人，小小的靛花巷一时成为“文艺
之家”。

在流派纷呈、观点各异的离乱时代，
老舍能在众多名家中脱颖而出、被推举
为“文协”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可见
其人缘之好。这一时期的老舍竭力为“文

协”奔走，不辞辛劳协调各方事务，为作
家稿费待遇屡次争取呼号。靛花巷内的
名士们物质生活虽苦，精神世界却很丰
富，老舍曾说：“有朋友，就不怕穷。我穷，
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他
们会相约一起去吃周边最便宜的小馆，
闲暇之时共唱昆曲自娱，擅长烹调的人
偶尔会做两道小菜、沽几两市酒，烤几
罐当地土茶，围着炭盆谈天说地几点
钟……老舍的加入更是为这条名士汇
集的小巷带来了许多生机和乐趣。老舍
语言机智，风趣幽默，一团和气，永远是
一众名士中那个令人尊敬、为人们带来
快乐的人。大伙偶尔稍有些钱，就会到华
山路喝一杯咖啡。座中的老舍仍不忘发
挥其语言大师的特长，模仿着河北南部
的口音，惹得众人也都用此种方言对话，
令一旁的侍者都忍不住抿嘴而笑。

在昆明，老舍常常是被“优待”的对
象。在昆明的这段日子里，他多半陪同生
病的挚友罗常培住在乡下——距城约二
十里的龙泉镇宝台山。在这里，老舍打扫
盥洗事必躬亲，并常泡茶招待到访的友
人。在极有限的条件下，冯友兰、罗膺中、
查阜西和赵萝蕤、陈梦家夫妇等仍一片
热忱地奉上各自的家乡盛宴，尽可能地
为这位“三月不知肉味”的文学大家“打
牙祭”。多年后，老舍仍对冯友兰家的那
顿河南薄饼赞不绝口。身体渐好，话剧
《大地龙蛇》的创作被重新提上日程，每
写出一幕，老舍都会读给友人们听，谦虚
地听取意见。

一向关切抗战文艺的老舍，自然不
会忘记“文协”总务部主任的职责，他广
泛接触云南文艺界人士，深入了解当地
的文艺形势。在西南联大，他应邀做了数
次题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的演
讲，并在演讲中即兴朗诵了新作《剑北
篇》，洋溢着振奋人心的爱国热情。引人
入胜的演讲屡被日机的轰炸打断，然而
在“跑警报”过后，听众们再度纷纷聚集

谛听。
罗常培回忆，在老舍临别云南之际

的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靛花巷诸友陪
着他从街上归来，穿过湖滨，步月闲聊。
刚刚转过玉龙堆和翠湖北路的转角，忽
然看见一个人在月光底下，提着一个布
口袋，低头踽踽独行，定睛一看，原来是
梅贻奇。他口袋里装着一瓶绍兴酒，正准
备到靛花巷找老舍对酌。然而夜深找不
到下酒菜，仓促间只买到一点儿豆腐干
和花生米，可是在斯时斯地、此情此景之
下，这一点儿东西的味道，真比珍馐还适
口。三杯两盏之后，老舍的话匣子更开得
宽了，直到月影西斜，友人们才将依依不
舍地将他送上了西仓坡。君子之交淡如
水，老舍此行未曾辜负梅校长邀约的初
衷：“我们约舒先生走一趟，不单对他好，
对文艺界也好！”

下关和喜洲之旅
苍山洱海的静谧之美

1941年10月，老舍在查阜西陪同下
前往位于大理喜洲的华中大学演讲。查
阜西出身海军，时任昆明欧亚航空公司
经理。他虽然身为“航空人”，但同时又是
一位技艺高超的古琴学家。在罗常培介
绍下，老舍与查阜西一个舞剑、一个弹
琴，很快成了赏音的知己。听闻老舍对苍
山洱海的美景向往已久，查阜西自告奋
勇表示愿结伴而行。临行之际，老舍不无
兴奋地说：“联大的友人们虽已在昆明二
三年，还很少有到过大理的。大家都盼望
我俩的计划能实现。”

然而战时的硝烟、崎岖的道路，却
让这次向往之旅充满了艰险，行至第
三天车子仍在山中盘旋，即便司机胆
大心细也难免提心吊胆。老舍用文字
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昆明到大理途中
的路况，紧张之余仍不忘赞叹眼前新
奇的美景：

山大都没有奇峰，但浓翠可喜；白云

在天上轻移，更叫青山明媚。
老舍记录了下关的情形：
小小的一座城，在洱海的这一端，穿

出城，右手是洱海，左手是苍山，风景相
当的美……在晴和的阳光下，大家从从
容容地做着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静美。

苍山的积雪化为清溪，水浅绿，随处
在石块左右，翻起白花，水的声色，有点
像瑞士的。

从大理到喜洲，老舍和查阜西雇两
乘滑竿徐徐而行。“到喜洲镇去的路上，
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图画中。”

四年前，老舍于 1937年战乱中被
迫弃家南下，第一站就是武汉的华中大
学。此时这所大学已迁至喜洲，老舍在
这个安静的小镇得以与许多故交重逢，
心情畅快自不待言。在华中大学，老舍
应邀为师生们发表了《谈抗战文艺》的
演讲。之后又受邀赴五台中学讲演，现
场有众多教员和本地士绅环坐奉陪。校
长殷勤留饭，静候良久，演讲结束后，事
先预备好的一杯牛奶、两个粑粑才被端
上讲台，然而在众目睽睽之下，老舍自
感难以为情，以不喝牛奶为由“心领敬
谢”了此番好意，不取分文的他竟因此
空腹一夜。

从喜洲返回昆明途中，老舍在下关
候车之时被人认出，当即引发全城轰动。
受当地文艺青年和滇缅公路下关办公处
的盛情邀请，他临时决定在办公处的俱
乐部进行演讲，听众爆满，门外和过道都
站满了人。老舍感慨于这个地处洱海边、
一出门便能览山水之胜的俱乐部中职员
们的文艺热情，也为当地文艺资源的稀
缺向广大作家发出呼吁。

回顾此次云南之行，老舍意犹未尽。
昆明油画般的静美，大理苍山洱海的明
净，靛花巷名士的友情以及云南文艺青
年的热忱，深深留存于老舍心中。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
学史料》编辑部）

老舍的云南印象
□ 李玉俐

华中大学在湖北武汉，喜洲在云南
大理，二者相隔千里，却因为一段历史机
缘，结下浓浓的情谊。

抗战烽火 启程西迁

华中大学始于 1871年创办的文华
书院，1903年设置“正馆”即文华大学。
1924年，华中大学由文华大学发展而
成，并确立“牺牲服务”的校训。

1937年 7月 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
面抗战开始。1937年 12月，日军攻占南
京后，武汉成为中日争夺的焦点。1938
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迫于形势，华中大
学开始辗转迁校办学。1938年7月4日，
华中大学师生登上小火轮，逆水启程。
1938年 8月 21日，华中大学师生携带
140箱设备书籍以及 300余包必需的行
装，途经长沙、衡阳等地，一路艰辛抵达
桂林。9月下旬，学校在桂林开学，然而
因日军频繁轰炸，学校决定迁滇。1939
年2月，师生分两批从桂林出发，经广西
柳州、南宁等地，从镇南关（今友谊关）出
境取道越南，抵达河内，又从滇越铁路乘
火车抵达昆明。3月16日，师生跋山涉水
来到喜洲。经过紧张筹备，于同年 5月 1
日正式开学。

栖身喜洲 弦歌不辍

喜洲位于大理市北部，西倚苍山，东
临洱海，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白
族历史文化名镇，被誉为“白族第一镇”。
1941年，老舍先生来到喜洲，倍加赞赏，
他在《滇行短记》这样描述：“喜洲镇却是
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
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
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
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
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
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
贴金的！有警察局。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
院，都是雕梁画栋。有许多祠堂，也都金
碧辉煌。不到一里，便是洱海。不到五六
里便是高山。山水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镇
市，真是世外桃源啊！”

著名教育家、哲学家韦卓民校长带
领华中大学师生几经辗转来到大理喜洲
后，受到了以严子珍、董澄农等喜洲商帮
为代表的社会名流热忱欢迎，他们不仅
资助了学校搬迁的路费，还动员村民腾
出大慈寺、奇观堂、张氏宗祠等房舍，给
学校使用，又动员有条件的居民让出空
余的房屋，供师生住宿，为华中大学提供

一切方便。
华中大学将奇观堂用做图书馆，在

前面庭院的一侧建造了两栋木结构的简
易二层楼房，一栋分配给物理系和生物
系，另一栋分给化学系。学校礼堂设在大
慈寺大殿，殿前两厢的房间作为教室，殿
后两厢为校长室、秘书处、教务处、注册
处和会计室。张氏宗祠内的祖堂以及廊
厅，作为教师休息室以及文学院、教育学
院各系的办公室和研究室。

华中大学在喜洲设置“三院”和“八
系”。“三院”即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
院；八系包括中文、外文、历史、经济、物
理、化学、生物、教育系。文学院设有中文
系、外文系、经济商业系、历史社会学系
及哲学宗教组。经济商业系开设统计、会
计、商业数学、货币、国际贸易等课程。历
史社会学系由历史系和社会学系合并而
成。哲学宗教组为全校各院系开设哲学
宗教选修课程。

华中大学的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
刻苦钻研、潜心教学，成果丰硕。徐家瑞
的《大理文化史稿》是研究白族文化的
开创之作，使白族文化走向了世界；许
烺光的《在祖先的庇荫下》对中国传统
文化中基本的社会体制作了非常有价

值的分析；游国恩对南诏、大理历史及
白族民风民俗做了悉心研究，撰写出
《白族火把节考》《说洱海》《南诏用汉文
字考》《文献中所见西南民族语言资料》
《南诏德化碑校勘记》等论著；中文系主
任包鹭宾教授考察喜洲周边寺庙碑刻
记载和丰富的民间文学，撰写了《释僰》
《民家非白国后裔考》等具有影响力的
学术论著。物理系拼装了云南西部第一
套发电系统；化学系改进了当地蓝靛染
料的提取工艺，引进了制革技术。卞松
年博士及其他师生研究了滇西酒精、皮
革和油脂工业和抗虐素衍生物的特性
等。生物系开展了对苍山、洱海动植物
的研究，制作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萧
之博士对洱海各水层的氧含量、PH值、
水生物及浮游生物进行分析研究，撰写
《洱海生物》与《滇西彩云》论文在国外
发表，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

苍山如屏，洱海似镜。游国恩、傅懋
绩、包鹭宾、阴法鲁、钱基博等多位华中
大学知名学者在喜洲和学生们教学相
长，苦中作乐，开展了国文学会、英文学
会、歌咏会、生物学会、无线电学会、民
众服务团等多种社团活动，组织了“社
会科学研究会”、创办了《苍洱半月刊》

《华大桂声》《华大滇声》等期刊，并和其
他西迁高校进行学术交流。学校还请著
名画家徐悲鸿来讲授美术课。华中大学
对西南边疆历史、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和
地域文化的研究，对西南宗教、民俗、物
产、工业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都取得
丰硕的成果。

抗战胜利后，1946年 4月 17日，华
中大学返回武昌。

饮水思源 再续情缘

新中国成立后，以华中大学为主体，
与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等合并，
组成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中
师范大学。多年来，华中师范大学与大理
市多次互访，加深情缘。2008年，“华中
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在大理二中落成。

2009年，大理市政府与华中师范大学签
署了《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华中师
范大学、大理市人民政府与大理大学共
同签署了联合共建“华中师范大学大理
研究院”合作协议，2016年再次签约。
2017年，华中师范大学与大理市正式签
署合作办学协议，大理二中正式挂牌为

“华中师范大学大理附属中学”，参加华
中师大自主招生考试。

2016年 6月，在喜洲大慈寺内已修
缮完成的原华中大学教室，设立了“华中
大学西迁纪念馆”，于 2017年 11月 7日
正式开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
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教授题词“饮水
思源，感恩喜洲”，表达华中大学与喜洲
的浓厚情缘。

（作者单位：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

云岭遗珍

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展厅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展厅华中大学西迁喜洲办学接待室场景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老舍 翠湖公园碧漪亭旧影西南联大邀请老舍讲演函

华中大学与大理喜洲的历史情缘
□ 王育梅

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大门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大门（（华中大学西迁喜洲办学旧址华中大学西迁喜洲办学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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